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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 《离骚》试论屈原的悲剧
[摘要]研究并论述屈原的人格美。并从在中分析出其悲剧的原因，同时将屈原的悲剧和人格结合起来，并进一步研究。屈原的一生具有浓郁的悲剧意蕴，这种悲剧意蕴与他崇高美好的人格是不可分离的，相辅相成的。正是屈原高尚纯洁，傲然独立，执着进取的人格精神驱动着屈原人生悲剧的完成。同时，屈原的人格一也是在这种悲剧所带来的痛苦中反复锤炼，越发显现其照耀千古。灿若日月的光华屈原形象的巍峨壮美，也是这种悲剧意蕴与人格美德交辉中树立起来，成为我国历史长河中一个永不磨灭，与日月齐光的光辉形象。

[关键字]屈原  悲剧  人格美

    屈原的一生具有浓郁的悲剧意蕴，屈原这个闪烁着光辉形象的爱国诗人，其人生道路却是坎坷多变的，他以诗人“纯美”的气质为楚王描绘了一幅理想的蓝图，并始终顽强不屈的的为这一理想“上下求索”他有美好的政治理想和主张，却遭遇到君主的疏远，小人诋毁，他坚持正义，品行高洁却忠而招祸，报国无门直到最后理想的彻底破灭而投泯罗江自尽。无疑，屈原之死是一种“命”与“运”的必然给定。“命”是不可选择的出生地，时代，家世等现在要素；“运”则是可选择的后天变数，但是屈原放弃了自己的可选择性。明知自己的理想，志向，操守与时世不合，但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也不放弃自己的祖国人民。这种悲壮，崇高，执着的奋斗历程和永久不放弃的自我执着便是一种悲剧人格，也正是这种悲剧人格中闪耀着其人格美，但同时也决定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

    一   屈原的悲剧性及其成因
    恩格斯曾经说过，悲剧是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1 屈原正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矛盾之中。春秋末年，周王朝天尊已丧，王权旁落，诸侯国改革变法，争霸天下，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后，取得了很快的发展，“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2 而在其余六国之中，可与秦争天下者，仅有楚国，当时的出个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 3 的霸王之资使得战国七雄中出现了：横则亲帝。纵则楚王。 的局势，苏秦也指出，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屈原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七国纷争，各国存亡处于紧要关头的战国时代，有着高贵的品格的干练得才能，怀抱远大的政治理想，十分自信地想为楚王做一个政治上的带路人，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要使楚国富强，甚至由它来统一中国。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屈原采取了一条措施，他坚持改革内政，修明法度。主张任用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国家，并主张联系抗秦，但是，在屈原面前的却是一股强大的阻力。“不察民心”的楚王，“竞进贪婪”。“兴心妒嫉”的楚王贵族某团；“变而不芳”“化而为茅”的屈原昔日同调者，于是，忠贞耿直的屈原遭到贵族们的种种毁谤。遭到他衷心辅佐的楚王接连两次的流放，受尽了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折磨。最后，终因秦攻破楚都。导致他最后的精神支柱彻底崩塌而投江殉国。

　　屈原虽被馋人毁谤，甚至遭遇楚王流放，但他却始终以满腔忠诚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在回味屈原悲剧的韵味之余，我们不禁想到“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3 的屈原，为什么会演绎出这样一种出既悲且美的悲剧来。屈原的悲剧形成绝非偶然，其原因也不是单一的，固然，反动势力对屈原的陷害是形成其悲剧的直接因素，但更多的，更为主要的原因却还是来自屈原内在个体精神。

    首先，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是形成其悲剧的心理基础，屈原的忧患意识是一种超越了个体的生存需要，功利需要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具有更为崇高，博大的意义，那是一种任重道远。于国事民生不敢须臾忘怀的情感它已超越了个体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恐皇舆之败绩”哀民生之多艰。这种更具崇高意味的患国优民的人格精神，被历代文人所褒扬和继承，然而，这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一个“先”就表明了忧患本身的那种不合时流的悲剧性品格。屈原的这种源自传统文化心理。又融入了个人特征的忧患意识，使得他的一生始终沉浸在一种郁闷多愁的心理氛围之中。而面对于自己的忧患目标相悖的现实时，这类人格主体便往往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固执和耿直，在与异己之现实的冲突中不断接近忧患的目标，以实现主体的人格价值，铸造主体的悲剧形象。因此，我们说忧患意识是形成屈原悲剧的心理基础。

    其次，屈原冲突的人生 实践是使其悲剧产生的社会贵基础。受到中原古典文化哺育和楚文化陶冶的屈原，具有天才式的诗人气质。屈原正是以他诗人的理想主义的目光来关注世界。并以诗人纯洁的心灵来构建他心中理想的国家模式；通过“国富强而立法兮，循绳墨而不颇” 来使国家强盛，殷实富足，使人民安居乐业。但是，正当屈原大展宏图不断向其理想接近时，奸佞小人的一句谗言，使得屈原遭远疏被流放。一堵黑暗厚重的墙残酷的截断了他通往理想的道路。这种美好理想与丑恶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给我们造就出深厚的悲剧意蕴。而屈原正是在这一强烈反差中九死不悔的进取和抗争，进行他孜孜不倦的历史追求。但他执著追求的理想却终难摆脱破灭的结局。屈原的人生实践实际上是其理想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的挑战。当其始终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于为黑暗现实所吞没时，屈原的一生就笼罩在一片悲愤之中。

    最后，理想之塔坍塌之时。依然选择走向死亡，形成其悲剧之高潮。屈原的悲剧之所以那样撼动人心，正是在与他棉队理想破灭的悲哀，不是颓废灰心，更没有随波逐流，而是用死亡来解决人生的冲突，屈原对死亡的选择绝对不是一时冲动与盲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果敢而理智的抉择，这其中倾注了屈原对现实的十万个 和对故国的依依情怀，同时又强烈的表达了他对理想和宁死不渝的追求，屈原的死绝对不是生命历程的简单结束，而是在领悟生存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之后伟大的再生。屈原在作品中多次地提到自己的这一抉择。“宁溘死以流往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5骤柬君而不听兮，重任死之何益？6鸟飞返故乡兮，狐必死首首丘。7 亦于心只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5 有对自己忠贞气节的表白，有对自己清白名节的维护，有对楚王的失望，有对祖国的眷恋，透射出一种悲壮却又感伤的情感色彩。屈原的高洁品行与世俗格格不入，其“美政”的理想又逐步被现实所击降，种种情节使屈原的生存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心佳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 6因此，在经历了无数。次精神交战后的屈原，终于毅然走向死亡，这一选择是在看破世俗罪恶后对于个体人格的真实高扬，含蓄了人格的丰富价值。

    二 由屈原的人格美看其悲剧

    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就个体而言，屈原的自沉是时代，人生的一幕悲剧。个体的价值在毁灭中得以升华，悲剧中渗透着一种崇高的人格美，屈原的高洁壮美的人格。其形成后又变成文化中的有机成分滋养后人。

    屈原的悲剧与其人格美。屈原的高洁壮美的人格，其形成后又变成文化中的有机成分滋养后人。屈原的悲剧与其人格美食密切相连的，悲剧中体现着人格美，人格美中处处渗透着悲剧，要研究屈原的悲剧性，就不能忽视其人格美的探讨。屈原人格美中渗透的悲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正是由于他人格主体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高风亮节”“与众不同” 才导致他在人生实践中遭遇小人陷害，诗人在其作品 离骚 中 便使用大量的笔墨多方面的表述了诗人美好而崇高的人格，他自豪的说明，他是楚国同姓之臣，既指出了自己有高贵的品格，身份，又表明了自己对于出国兴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叙述自己降生在一个祥瑞的时辰，被封兆赐命以美好的名字，又强调自己禀赋卓异不凡。在此基础上，使人进一步叙述自己及时修养，培养高尚的品德，锻炼出人的才干，迫切的希望献身君国，令楚国振兴使楚王成为“三后”和“尧、舜”一样的圣明君主。但是 正如前面所描述的屈原所处的时代正是楚国江河日下，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使得人格的堕落成为当时的一大弊病。急功近利，卖友求荣，之风极盛，楚国上至君王，下至大臣，对于屈原坚贞正直无不加以排斥，陷害，正是由于屈原坚贞不移的顽强斗志，“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处事风格才导致他一生屡遭黑暗势力排斥，迫害。其理想也屡遭残酷现实的打击，又由于屈原始终傲立于世，高扬自我的进取精神，始终以一种执着的目光投向真理，以不息的脚步追赶自己的理想。他的一生是一生是以生命走向真理走向永恒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充满了真善与邪恶的不断冲突。与屈原的“ 独立不迁”相比较，楚王则是：初既于 余成言兮，忽悔遁而有他“。让屈原感到伤心的不单单是楚王对他的疏远，更重要的是楚王屡次所信谗言，变化无偿的行为，但是屈原对自己所走道路的坚信不疑又使他不愿也不屑采取其他的方式，而是在其作品中再三表明心迹，指责楚王不该听信谗言，愤恨群小妖言误国，慨叹众芳摇落成秽。在这样的环境中，屈原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应自己的生命来殉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神圣事业。生命是留在他手中的最后一个法码。

    其次，屈原始终将个体生活生存意义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人格之镜，又使得他始终怀有“忧国忧民”的悲剧色彩的忧患意识。人类最初的忧患，源于对自然和生命的不解和迷惑。确切的说，尚是一种“忧生患命”的缺乏文化内涵的自然忧患。商、周以将，随着人类人类文明的发展，自觉而自尊的人格意识开始形成。由此，人类先天性的自然忧患也就逐渐的融入了浓厚的文化意义和文化个性。屈原正是在这些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下，形成了他深沉厚重的忧患意识。但是，屈原在接受传统忧患意识的的影响的同时，又融入了更多的个体特征。不同于前人的“忧生患命”或“忧己患名”屈原的忧患意识是一种超越了个体的生存需要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更具有崇高博大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一点当屈原身处楚国那样混浊的环境中不能离开的原因因为他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才使得他将自己的利益抛至脑后，当这一切在当时的环境中又是那样的行不通时，屈原只有选择死亡。

    再次，屈原人格中执着追求理想并为之奋斗不息的精神，又使得他在人生实践中的冲突愈演愈烈。小人的诽谤，楚王的昏晕。一生中的种种痛苦，并没有使屈原退却，相反，屈原却就此突破了儒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个感情模式。他斥责楚王，初既于 余成言兮，忽悔遁而有他，怨恨楚王不察民心，不辨忠奸。他曾恨楚国贵族阶层的“竟进以贪婪”，“心兴而嫉妒”怒斥他们违背规矩，追逐邪曲，同时对于自己的理想，屈原却始终抱以极大的热忱和坚定的信念。从“来，吾导夫先路？”的呼喊，阽余身而危死兮,揽余初其犹未悔。的矢志不移，再到“国无人莫我知兮”的苦闷，直至最后关于美政理想的坚贞，执着，和矢志不移的精神，激荡着无数后人的心弦，放射出不屈不挠积极进取的人格魅力，也正是如此。才导致了其悲剧的一生。

    最后，屈原人格中之强烈的爱国情操，使得屈原虽遭残酷迫害，却仍据守故土，最后以身殉国。楚民族历来备受周天子及中原诸侯的歧视，被认为是荒蛮落后的民族，因而楚国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斗争中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民族心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浓厚的国家观念。这使得楚国人民对自己的祖国有着高度的热爱。屈原出生的时期，正是楚国强盛的末页，也是楚文化的高度发展，楚国人民的爱国传统高度形成时期，在客观上就为屈原那种强烈的爱国精神所产生提供了浓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民族心理的积淀，加之屈原的“帝商阳之苗裔兮”“楚之同姓”的高贵出身，使屈原对自己的祖国是多么的眷恋和热爱并以其“书楚诘，作楚声，纪楚物”的瑰丽诗篇强烈表达自己的爱国理想，即使被谗人所害，被楚王流放也丝毫不改，反而使这种雄壮的爱国烈火愈燃愈美。

　　总之，屈原的一生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蕴，这种悲剧意蕴与他崇高美好的人格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是相辅相相成的，正是屈原高尚美洁傲然独立，执着进取的人格精神驱动着屈原人生悲剧的完成，同时，我们还 应该看到：屈原的自杀绝对不是：突发的冲动“绝对不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也不仅仅是一死了之式的摆脱，而是一种自觉地选择，是一种对自己人格的维护，是对社会最后的抗争，屈原的人格正是这种悲剧所带来的痛苦中反复锤炼，越发显现其照耀千古，灿若日月的光华，屈原形象的巍峨壮美，也正是这种悲剧意蕴与人格之美的交辉中树立起来，成为我国历史长河中一个永不磨灭。与日月齐光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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